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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刺青：身之印》展覽即將來到高雄，凱

布朗利博物館也委託在地的刺青師楊金祥創作

一幅作品於矽膠人體之上，並將於展覽加入來

自世界各地的刺青矽膠人體展出。本次專題特

別訪問了楊金祥師傅，一窺其委託創作的內容

及投入刺青的歷程。 

推開有著簍空雕紋的胡桃色木門，迎面而來的

是懸掛在天花板上的正紅色流蘇燈籠、各種面具掛

飾、神佛圖像⋯⋯濃厚而神秘的東方宗教氣息撲鼻而

來。

步入東方紋身工作室，刺青師楊金祥熱情地招

呼我們。楊金祥，出生於高雄市，13歲時開始接觸紋

身，26歲創立東方紋身工作室，至今已是擁有30多

年經驗的國際刺青大師。最感興趣也最擅長的刺青圖

像是佛像，因此大家都叫他Buddha Yang。幼年時期

的一場意外，使他失去了右手掌，但是這沒有阻礙楊

師傅刺青生涯，反而讓他練就更為堅韌的意志。由於
1.

2.

高美館九月即將推出的《刺青：身之印》特展，楊師

傅受到凱布朗利博物館委託創作刺青的機緣，我們有

幸到訪東方紋身工作室，與楊師傅聊聊刺青師的生涯

歷程。

 

起點：對繪畫的愛

「開始刺青的起源，」楊師傅說「是喜歡畫

圖。」國中時看到很多人手上有小刺青，在那個

1980年代初、尚未解嚴的台灣，很少有機會看到刺

青，通常可以看到刺青的都是黑社會，而東方社會長

期對刺青的排斥與壓抑形成了台灣刺青非常叛逆的形

象。然而，楊師傅卻從刺青看到了視覺張力的美，因

此從小就對「刺青＝歹囝」的普世價值觀打上很大的

問號，也從此對刺青充滿好奇，鋪下未來的刺青創作

之路。

「我會去報名繪畫課，但每次都只去一兩堂，

不是要去學畫，是去驗證看看自己的方法是否正

確。」楊師傅自信滿滿地笑著說。他提到自己從沒拜

1.楊金祥正在矽膠人型身上進行凱布朗利博物館委託

之刺青創作（攝影：鄭景陽）

2.東方紋身工作室一隅，右側尚掛著鉛筆素描的草稿

（攝影：鄭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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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師，前面20年都是自己摸索，20年後才真正知道

什麼是刺青。因為以前的刺青師多半不願意將自己的

絕活輕易傳授他人，所以一路以來都靠自己試驗刺青

技術，並用自製陽春的刺青工具：將針綁在筷子上、

插上縫衣線、沾上黑墨，把自己與同學的皮膚當作實

驗畫布；墨水還是用當時最便宜常見的開明墨水，靠

縫衣線吸墨，一點一點刺入肌膚。「你可以看到，早

期實驗的刺青針孔比較大。」楊金祥指著自己的皮

膚說，還難得帶著一絲對自己早期摸索之作的靦腆。

楊師傅的全身佈滿不同時期的刺青創作，從黑白、顏

色稍褪、針孔較大的早期自我實驗之作，到各個國際

大師所留下、高度完整而細緻的作品⋯⋯每一幅刺青

圖像似乎都隱約透露著楊師傅生命歷程中的不同時

刻。

1.楊金祥正在創作矽膠人體上的刺青

（攝影：鄭景陽）

2.3.楊金祥正在創作矽膠人體上的刺

青。肌膚上顯現的「墨線」與「暈

染」濃淡則是以黑色的刺青顏料為

基礎，於刺青當下做精細的拿捏

（攝影：鄭景陽）

1. 3.

2.

從高雄到世界：走向國際的刺青

在高雄成長生活的楊師傅，30歲時第一次飛去

美國洛杉磯參觀刺青展，大開眼界。「以前看圖不

相信，到現場看才知道是真的！」在網際網路尚未

普及的1990年代，刺青圖像的國際交流遠遠不及現

在，楊師傅說，以前都是看紙本雜誌、靠想像去揣摩

國外大師名作，這和刺青現場有很大的落差。在台灣

連刺青展都未曾舉辦的時期，靠著觀察別人怎麼做，

才了解該如何布置自己的展示攤位、如何參與國際

展。現在資訊與交通高度發達後，刺青的國際交流更

為熱絡，競爭也激烈許多。2009年，楊金祥參加國

際上重量級的米蘭刺青大展，贏得金牌。2014年，

楊金祥與夥伴吳德清參加巴黎國際刺青展，聯手拿

下最高榮譽的「BEST OF SHOW」獎項，再度名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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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走向國際是東方紋身工作室的重要理念之一，藉

由國際交流，不僅可以拓展刺青師的世界觀與美學素

養，同時也將刺青師傅們長年磨練、苦學的成果帶往

世界各地，為台灣爭取榮耀。

楊師傅的櫥櫃擺滿了吸睛的收藏品，嘎巴拉

（Kapala）、佛像、聖母、鬼面具⋯⋯等令人目眩神

迷的各國宗教收藏，是楊師傅遊歷世界帶回來的戰利

品，也是刺青創作靈感的泉源。從亞洲宗教衍生的圖

像，是楊師傅手下已刺得爐火純青的主題，他尤其擅

長佛教系統的圖像。事實上，這些蘊含了神祕氣息的

主題，向來很受世界各地的刺青者喜愛。只是，楊師

傅所繪畫的圖像又在其中融入個人的感性和筆觸。

「我常常說，你畫得出來不算厲害，還要刺得出來才

行。」楊師傅告訴我們。

在高美館與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合作的《刺

青：身之印》特展，將與楊師傅合作打造矽膠人體刺

青，以楊師傅擅長的東方宗教為主題，將超寫實的石

雕佛像與手繪筆觸的女性觀音菩薩形象融合在一件紋

身圖像上，形成了特殊的「佛像＋觀音」的紋身圖像

表現，帶給觀者與眾不同的視覺體驗。他所描繪的佛

像帶著端嚴的氣質，菩薩像則流暢優美。「一般傳統

刺青充滿暴力驚駭，但我想表現柔和平靜的視覺衝

擊。」楊師傅說。

刺青人生甘苦談

「談到當刺青師的3大好處」，楊師傅說，坦白

而言不外乎是「錢、帥氣、自由。」他認為，當刺青

師是自己畢生的追求，在實踐自我的刺青美學時，還

可以很有風格、帥氣地賺飽荷包、而高度彈性的工作

性質也讓刺青師能夠自由規劃人生、四處旅遊，這樣

說起來，刺青師簡直囊括人生勝利組的所有條件，令

人稱羨！然而，在帥氣的另一面，其實刺青也是門勞

心勞身的工作，肩負了極大的風險與壓力。長時間的

工時除了造成常見的肌腱疼痛職業病，把刺青當作藝

術創作看待的刺青師，無意間會給自己很大的心理壓

力，隨時都在內心交戰：若走不出自己的路、創造獨

特風格，還很容易患上憂鬱症。甚至，就連出外旅遊

也無法全心觀光，凡是入眼的事物，都在思考要如何

當成未來構思新刺青的題材。

此外，對於使用的墨水、器材，甚至面對客人

的態度，刺青師們也各自都有講究。「我現在啊，

是人家排隊請我幫他們刺。」楊師傅大笑說，「所

以我可以盡情表達自己的東西。」想要刺青，並非

簡單走進刺青店內就能完成。面對尋求刺青的客人，

通常會需要依照刺青的面積進行多次預約，也要包含

刺青師設計圖案的時間。而假使有客人要求直接刺臉

上，楊師傅也肯定地說：「我們通常就會拒絕，或勸

客人不要刺在臉上，免得他將來後悔」。即便可以用

雷射去除，從刺青逆轉回無痕肌膚的過程也包含苦

痛，這也是刺青師在真的開始刺青以前，會一再與委

託者溝通討論的專業堅持。

1.東方紋身的刺青師取出刺青顏料（攝影：林宏龍）

2.楊師傅得意的展示刺在手掌最柔軟、最厚處的刺青（攝影：林宏龍）

3.楊金祥於東方紋身工作室（攝影：林宏龍）
2. 3.

「刺入哩欸心內！」

皮膚可以說是人體最大的器官，也是人體面積

最大的感知收發中心。皮膚倒映歲月縮影，人的記憶

就是皮膚的記憶。相同的圖像，刺在每個人的身上都

會有不同的面貌。當我們看到人體上大面積的刺青圖

像，除了對刺青師的繪圖功力、刺青技術感到讚嘆，

大部分的人最直接的聯想是：「痛啊！」而在某些社

會文化中，刺青也是忍耐疼痛、堅忍不拔的象徵。

 「其實，喜歡刺青的人往往不想承認的是，迷

戀『疼痛』的感覺！」「刺青的人都很愛現！」楊

師傅笑著說，像是與我們分享秘辛。楊師傅自己也是

滿身刺青，輕易就能如數家珍的說到哪個部分是哪位

刺青大師所刺。不過，當問及身上布滿刺青的理由，

他倒雲淡風輕：「因為我要刺在別人身上，就得自己

先知道有多痛啊。」他將自己手掌張開，指著大拇指

下最軟厚處的刺青，「像這邊，是最痛的，功力不夠

的刺青師根本連刺都刺不進去，因為太厚，刺了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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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散掉，所以沒幾個人敢刺。我那時候說要刺這裡，

別人都笑說：你瘋了！」坐下，吸氣，一開始很痛，

但痛完之後就快樂了－楊師傅把這種痛感類比人生，

「就像人生一樣，煩惱、痛苦忍一下就過了。」

「吃飯時吃飯，睡覺時睡覺」這句斗大的對聯

裝飾在東方紋身工作室的核心位置。楊師傅說，這句

對聯是一個永恆的事實：每一天都應該在正確的時間

生活，而人生中總有痛苦；有痛苦，才算是人生，這

是刺青的寫照。許多人造訪楊師傅的工作室，是為了

用那份疼痛在身上留下不滅的印記，「我的故事也是

從痛楚開始，痛終將離開，美麗會留下。」楊師傅

說。或許刺青代表著人經驗過的痛苦並實現個人的成

長，當學會了生活中的大小事，也能從中瞭解了刺青

的意義。紋身並非輕易就能穿戴之物，疼痛的重量詮

釋了個人歷史，也成為皮膚上永恆的象徵符號。

※作者為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專員

楊金祥於東方紋身工作室（攝影：鄭景陽）


